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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兒，你今年是首回參加賞月晚
會，可以多注意四週認識人。能來參加中
秋晚會的人員都是莊主的得力助手，為莊
主掌管底下眾多的產業，而最重要的人物
便是和莊主在一起的三個男子，他們是莊
主最好的朋友，也全是江湖成名的大人
物，莊主一定會特別介紹他們的。」大夫
人和凌靚兒坐在一起，她為凌靚兒一一說
明白。

果然，大夫人的話才說完，祇見人影
一閃，畫舫上立時就多了四個男子，其中
之一就是霍非凡。

凌靚兒看著這些人，她認得他們，在
風月酒樓時，她便看到他們和霍非凡談的
很愉快，原來他們是好朋友。

「這位就是非凡新娶的小妾吧。你
好，在下姓隨名經綸，有幸見到夫人的
天資麗色，真是在下之福啊。」一個風
度優雅，腰間掛支玉簫的斯文男子走上
前向凌靚兒打招呼。

「能見到她身上戴的晶玉才叫福氣，
那可是我冒著生命危險從關外那個番邦大
王的皇宮中帶出來玩的，還特地找來天蠶
絲串成了項鏈。夫人，可以請你露出晶玉
讓我們飽飽眼福嗎？」這次說話是個五官
俊美的男子。

「你什麼時候開始做起手工藝了，無
聊！」譏諷不屑的語氣來自一個冷眉冷
眼，看起來脾氣很火爆的男人，他祇冷淡
地瞄了凌靚兒一眼。

這三個男人看起來像是在對她說話，
可是個每個人的語氣都有不同，讓凌靚兒
一時間不知道該先回答哪一個，她求助地
看著丈夫。

霍非凡站在凌靚兒身邊，大手攬著她
的柳腰，微笑地向她介紹他的好友們。

「靚兒，這是隨經綸，他有說過名
字了，你該記得。而他叫步如飛，有個和
名字很稱的別號『盜帥』，晶玉就是他找

來送我的。最後這人
叫炅？燁，是火龍幫
的幫主，他說話語氣
一向都是這樣，你別
被嚇著了。他們都
是我最好的朋友。
」

凌靚兒對步如飛
等人點點頭打招呼。

「靚兒，讓他們
看看晶玉，他們跟著
我來也就是想看名動
天下的寶物。」霍非凡
告訴凌靚兒。

凌靚兒依言將晶
玉拉到衣服外，在月
光下展現它最美的光
彩。晶芒四射，讓在
場眾人都驚訝得直呼
美麗。

「美人配寶貝，
真是相得益彰啊。」
隨經綸嘴是最甜的。

「美，真是美麗，不枉費我花那麼多
精神盜出來。非凡，你的代價付的很值
得！」步如飛得意地看著自己的傑作，霍
非凡的報酬是凡綺行的一個分行。

祇有炅燁仍是沒好臉色地提醒霍非
凡。

「這是天下人搶破頭爭奪的寶物，你
送了人，就要將人看緊點。」

「放心吧，我不會讓靚兒有危險的。
」霍非凡很有信心地告訴好友們。

「既然東西看過了，我回去喝酒了。
」語畢，炅燁人也不見了，真是乾脆。

「在下打擾了，告辭。」隨經綸向眾女
子拱拱手，身形優美的一躍起，翻個身就到
對面的畫舫了。

（六十）

（他把我帶來這裡，脫掉我的和服，並且在這
床上……）

智子瞇起眼睛，從床頭搜索到床尾，卻沒有發
現什麼異狀。枕頭祇有一個，上面也沒有殘留男人
的體味。

（但是……他真的會放過我嗎？我依然是完壁
之身嗎？）

智子找不出答案，祇好全身無力地站了起來。
她本想伸手去拿被脫去的和服，可是由於心裡非常
猶豫、矛盾，因此不禁趴倒在床上痛哭失聲。

過了一會兒，有人拉開門，走了進來。
在這個時候，智子根本不願意抬起頭面對任何

人，她依然緊緊抓住柔軟的被褥放聲大哭。
那人來到她的身後，溫柔地把手放在她的背

上。
「智子小姐。」

一聽到這個聲音，智子立刻抬起頭。
來人居然是神尾秀子。
神尾秀子平日是個非常嚴謹的人，但此刻她卻

對智子露出微笑。
「啊！老師，你怎麼會在這裡？」
「先別管這件事，我以後再慢慢告訴你。事實

上，我本來一直在旁邊照顧你，可是因為那頭有點
事，所以暫時離開了一下。」

神尾秀子溫柔地抱住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智
子。

「智子小姐，不要哭，放心吧！你獲救了！有
人拜託我，叫我等你清醒之後，盡快告訴你這件
事。」

「我獲救了？」
智子再度始起淚水盈盈的雙眼看著神尾秀子。神尾秀子臉上立

刻泛起一抹紅暈。
「我這麼說，你應該明白吧！有人把你從九十九龍馬的虎口裡

救了出來。」
「老師？」

智子聲音顫抖地問：
「是誰……說的？」

神尾秀子猶豫了一會兒，但是她隨即便下定決心。
「是那個叫多門連太郎的人。」
智子全身顫抖，呼吸也有些急促。
「老師，那個人來過這裡了？」
神尾秀子默默地點點頭。
「那麼……那個……九十九……龍馬呢？」

神尾秀子又猶豫了一會兒，才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智子小姐，這種事是沒有辦法隱瞞的，所以我就告訴你吧！

九十九龍馬死了，他是被殺死的。」
智子兩隻眼睛瞪得大大的，腦中不由地響起多門連太郎曾經在

戲院對她說過的話。
（你需要一個護花使者。你需要像我一樣強壯、魁梧的護花使

者……）
「老師，那麼，那個人把九十九龍馬……」

神尾秀子微微地搖搖頭。
「不，多門先生說人不是他殺的，他說當他趕到的時候，九十

九龍馬已經死了，而且是被人殺死的。可是從現場的情形來看，他
不認為你……被九十九龍馬強暴了。他認為應該是在危急的時刻，
有人殺了九十九龍馬，然後逃之夭夭。」 （一一六）

我看到了這種情形，心往下一沉，走近白
素，低聲道： 「看，你成了快樂的破壞者。」

白素不說什麼，站定了腳步，我也不向前
去，祇是向紅綾招手——因為她如果不想接近
我，我也追她不上，她如果想接近我，自然會走
向我。紅綾遲疑了一下，慢慢向我走來，一面仍
不住地望白素，大有忌憚之色。

我抓住了她的手，笑： 「媽媽的功課太
多？」她立時大點其頭，口中咕咕發聲，我抓摸
她著她的頭髮： 「看來，你還是一個野人。」

紅綾咧著嘴笑，我不禁感歎： 「一個快樂
的野人，比一個不快樂的皇帝更幸福！」

白素也上來握住了紅綾的手，看來她們之
間的衝突，未至於不可開解，實在是白素對紅綾
的要求，太不符合紅綾的本性了。

後來，我才知道白素要紅綾學的知識之
多，實在令人吃驚，終於使紅綾叫出了： 「這些
知識都沒有用處，一點用處也沒有。」從此拒絕
再學。

當天晚上，我、白素、紅綾和那兩頭銀
猿，在溶溶的月色之下，紅綾已經睡著了，白素
道： 「我要把她帶到文明社會去。」她說這話的
時候，堅決之至，顯得毫無商量的餘地。

我想了一想： 「好，但是以一年為期，如
果她不喜歡文明社會，要回來，就要由得她。」

白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揚起掌來，我們
兩人，就擊掌為誓。

大家當然可以想得到，紅綾到了文明社
會，會生出什麼事來——當時，我也以為我可以
想得到。可是結果，我所想到的，根本不對，也
就等於，我什麼也想不到。

當然，那是另外幾個故事了。
而且，在紅綾去到文明社會之後，在苗

疆，又有意想不到的事發生，是另一個離奇的故
事——會按照事情發生的次序來敘述。

我在藍家峒三天，實在不捨得離開，紅綾
雖然抗拒學習，但是她天資聰穎，過目不忘，懂
得的東西，當真不少，在我要白素和我一起到德
國去時，白素不肯，她道： 「我保證不再要她做
她不願做的事，用你的話，把她和全人類分開
來，祇有她一個人不在圈套之內。」

白素的話，多少仍有點負氣，但她已經作
出了這樣的承諾，我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而
且，我也沒有理由不相信白素的承諾，雖然她在
這樣說的時候，有好幾次並不直視我，像是有意
在規避我的視線——這種情形，使我知道她必然
另有一些話，未曾向我說出來。

我當然可以向她追問，但是一來，人與人
之間，要是一方面有話不說，而要有勞另一方追
問，那是人際關係之中最無趣的一環，我不會那
麼做。二來，白素算是已對我作了最大的讓步，
這已是她的性格所能做到的極限了。

（八十八）

柯爺聽見奉旨公事，不敢在家耽擱，說他迂話，祇得起身，一
面命丫環取了冠帶更換，還對寶珠說： 「以後祇記為父的言語，不
可再蹈前轍。可到母親那邊去罷。」寶珠受了一肚子悶氣，也不回
言，祇候著柯爺出房往衙門去了，方告別秀林，也帶著兩個丫環出
房，往柯夫人那邊去了。

卻也是合當有事，寶珠出房時，忘卻在宣府書房內藏於袖內有
宣生吟的《玉人來》詩箋，不覺將袖一拖，把一幅錦箋遺失在秀林
房內地下。秀林眼尖，見寶珠出房門在袖內掉下一個紙卷，不知是
什麼東西，忙彎腰拾起，打開一看，秀林本來認得字，卻不會做
詩，也知詩中之意。

見詩箋上寫得是四首《玉人來》，下寫： 「登鰲氏有所見題。
」心內一想，不覺暗暗歡喜道： 「癡老祇管與小賤人絮叨，儘是空
頭話，總不曾拿住他的把柄，他如何肯心服！今日我親眼見他袖中
遺下此箋，分明 『登鰲』二字，乃宣家小畜生的名字； 『有所見
』，一定見此賤人，暗訂終身，詩箋為聘。這小賤人是沒處抵賴
了。他的私情人贓現獲，且等癡老回來將詩箋作證，挑動癡老一
番，不怕不氣死癡老，不怕不將小賤人置於死地。那時方出我心頭
之氣。」想定毒計，叫一聲： 「寶珠小賤人呀！你明槍易躲，暗箭
難防！」想畢，把詩箋捲好，收藏起來，專等癡老回府，好起風波
的。

無奈晚飯吃過，已坐守到更余，並不見柯爺回來。秀林等得好
不耐煩，祇等到三更後，柯爺方醉醺醺的回來，已醉得人事不知，
腳下也站不住了，連衣倒在床上，酣呼大睡。秀林見此光景，好不
恨恨連聲道： 「不知今日癡老又在哪裡吃醉，諒不能向他說了，祇
便宜小賤人多活一夜。」

想罷，也不敢睡，歪在腳頭打一個盹，天已大明。秀林忙起身
推推柯爺，還不曾睡醒，祇得下床，梳洗打扮已畢，坐在一張美
人肩椅子上，等候柯爺起來，同吃早飯。又等到日上三竿，柯爺
方打呵欠，慢慢起來，自有丫環伺候，淨面漱口已畢，同秀林用
過早膳，收去。秀林道： 「你昨日在哪家吃得這般大醉？」

柯爺道： 「是在裴同年家，多用了幾杯酒。寶珠等我出去，可
與你說些什麼？」秀林道： 「你出去寶珠倒沒有什麼話，從袖中掉
下一個詩卷，我卻認不得字，你拿去看。」說著，把那錦箋遞與柯
爺。不看由可，一看時好似火高三丈，怒發九霄。怎生處治寶珠，
且看下文。（十九）

南海漁人一呆道：
「你在裡面呆過一陣，對裡面種種的奇

妙現象都領略過了，那又作何解釋呢！」
金蒲孤笑道：
「他對這個陣式的運用，祇能到那個程

度而已，假如他在旁邊守著，我們也許無法
出困，祇要他不在暗中操縱，這間屋中絕對
困不住人！」

南海漁人又是一呆道： 「你怎麼知道
的？」

金蒲孤笑了一下道：
「我本來也被他唬住了，可是他剛才脫

身一溜，我就看出了毛病，假如這個陣式真
能困住我，你又不會傷害他，他急著逃走幹
嗎？」南海漁人不作聲了。

金蒲孤笑笑又適：
「因為你在旁邊監視著，他無法操縱那

些機械來阻止我突圍，又怕我出來後找他麻
煩，他才急急地逃走了，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要是他不走，我真還想不出這個道理，祇
有老老實實被他關在屋子裡了！」

南海漁人輕輕一歎道：
「劉素客已經夠聰明了，你比他還更進

一步，無怪他對你那麼恐懼！……」
金蒲孤卻搖頭道： 「我倒不這麼想，他

懂得太多，我不過腦筋動得快一點，雖然我

已經通過他好幾重佈置，但是處處都比他落
後一步……」

南海漁人道： 「他重重埋伏，並不能把
你攔住，可見你的智力高於他……」

金蒲孤微笑道：
「智力並沒有用，那祇是一種應變救急

的能力，劉素客之長不在智力而在智識，憑
他的智識，足可運天下於掌上，可是他犯了
一個最大的錯誤，便是看不起武功……」

南海漁人道： 「他不需要會武功，智慧
比武功更有用，武功能傷人於咫尺有形，智
慧都可以殺人於無形！」

金蒲孤一笑道：
「話是不錯的，可是我比他高明的地方

就是我會武功，當他的智慧在無法制服我
時，我的武功卻可以殺死他，所以他對我畏
懼，我卻不怕他……」

南海漁人默然片刻才道：
「事實俱在，我不能說你不對，不過我

覺得你要想利用武功夫對付劉素客，其收效
不會太大，在這萬象谷中被他困住的人，武
功高於你的太多了！……」

金蒲孤點頭道：
「這個自然，光靠武功是不夠的，不過

以智力來行使武功，那效果便不同了！」
南海漁人輕輕一歎道：

「劉素客現在一定報後悔沒有把武功好
好地練一下了，他懂得的武功很多，真要在
這方面下點功夫，他就是天下第一人了……
」

金蒲孤微笑道：
「他若是把精神用在練武上，成就一定

很高，可是他再也沒有精神去研其究其他的
學問了，因為武功是無法一蹴而就的，他是
個聰明人，早就看穿了這一點，所以才不做
這種笨事……」

南海漁人默思片刻才道：
「你年紀雖輕，懂得的卻不少，看來你

跟劉素客倒是一對旗鼓相當的對手，你們好
好地斗一下吧！我也不能再幫你的忙了，欠
你的一次人情，我已經還給你了！」

金蒲孤淡淡一笑道：
「我並沒有要前輩報償情分的意思，不

過前輩這種說法我卻無法接受，前輩在池邊
上為我走了三步，已經實踐了替我三次服務
的諾言……」

南海漁人道： 「那是你故意賣人情，我
不能接受！」

金蒲孤道：
「不管前輩是否接受，我認為我們之間

的瓜葛在那個候時候已經清楚了，所以這一
次我脫困出來，假如前輩認為是幫了我的忙，
我就久前輩一次人情了！」

南海漁人一瞪眼道： 「你這樣反覆解
釋，倒底是什麼意思？」

金蒲孤淡淡地道：
「沒有意思，我也有個不輕易受人恩惠

的脾氣，涓滴必報，假如我接受了前輩這一
次的恩惠，日後無法還報，心中同樣會感到
不安……」

（七十）


